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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蒂勒曼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在上海的
首场音乐会更像一个端正的亮相，那么2日第二场则
是真正的音乐饕餮，糅合了浪漫主义的丰碑性与庆典
的通俗快乐。作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德奥音乐诠释
大师，蒂勒曼用他大半个艺术生涯认真回答了“我们为
什么仍然需要瓦格纳”。这一夜的两个小时，他成功地
让观众感受到在琐碎堆砌成山的日常中，为何我们仍
需要浪漫主义。

相比前一天酣畅爽快的爬山之旅，蒂勒曼带来的
是热情但不失高贵的19世纪庆典之声。韦伯《欢庆序
曲》作为开场却已全员状态在线，木管弱奏与弦乐的呼
应十足的舞蹈弹性，哪怕拨弦和声填充都充满表情。再
现部明显比其起初的面貌更具活力，收尾却仍古典优
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舞蹈之歌”，一提首席
厥功至伟，他抛弃了一些版本会采用的迷狂的酒神性
格，保持了高贵的品质。《玫瑰骑士》组曲里那些水亮软
滑的圆舞曲有了令人目眩的音色变化，其呼吸起落蕴
含神奇的空隙，如坐上秋千，叫人心驰荡漾。

百年老团细腻的音色处理为那些凡人的情欲添上
一份隽永。施特劳斯笔下缱绻的欢爱场景，小提琴、竖
琴和钢片琴总给乐队抒情咏唱的尾巴缀上不协和的装
饰，像使坏的精灵在爱侣头上撒下亮片；维纳斯堡的小
提琴，其大篇幅高音颤音在保持惊异齐整性的同时做
到了浓郁的表情变化，中提琴每次进入的音头都极为
动人；当查拉图斯特拉论到“关于喜悦与激情”，弦乐和
竖琴像香槟一般喷涌；而前一晚，阿尔卑斯山上瀑布的
氤氲水汽，长满鲜花的草甸、直呼人脸上的风雨雷暴，
也已见证了德累斯顿乐团惊人的表现力。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晚期浪漫作曲家，都热爱这尘
世却始终寻求精神上的超越，而日出是这种超越的巧
妙显化。浪漫主义三段最经典的“德味”日出场景里，理
查 ·施特劳斯一口气占了俩（还有一个是布伦希尔德在
山洞里被吻醒）。《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小号的
层层推动的节奏偏于宽广，甚至包孕一份深情，似被
指挥有意牵引克制，在由弱转强的一刹那马力全开，
铺满天地。这种刺激的“拉杆起飞”作为局部结构撑起
整首音诗强弱交替的接口，蒂勒曼的弱奏处理再次令
人赞叹——管乐的低音区闪着幽暗光泽，足够轻，每一
句都蕴含表情。如果说略有遗憾的话，大段弱奏中星火
燎原般的咳嗽，以及离结束差两个拨弦的间隙精准响
起的手机闹铃，或许算是这个曲目的现场特供版了。

对于音乐会另两支圣咏旋律——《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中的信经旋律和《唐豪瑟》朝圣者的合唱主题，
蒂勒曼则以克制的柔情，把铜管和弦乐笼罩在慈悲的
光晕里。《唐豪瑟》合唱主题再现的那一刻甚至是温柔
的，乐队的大渐强找不到任何棱角，缓缓释放漫张筑成
高潮，这很不同于查拉图斯特拉的凌厉与警醒，又和唐
豪瑟找回本心的曲折过程相契合。

感谢蒂勒曼和德累斯顿，让瑰丽的凡间尘世与深邃
的精神世界在这舞台上共同闪耀。我想这就是为何晚期
浪漫派大师——瓦格纳、施特劳斯，以及（蒂勒曼同样擅
长但此次没有演的）布鲁克纳——的音乐永远动人的原
因。尽管谱曲者对“拯救”或“自我”这样的命题理解不
同，却都用各自的方式通过艺术展现出有限之躯竭力接
近“无限”的努力。这份可敬的勇气与冲动能够跨越时间
直击人心，它曾将贝多芬从想要结束生命的泥淖中拔起
并高举，也能帮助你我抵御日常的轻佻与麻木。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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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戏迷爱程派、懂程派，每次

演出热烈的掌声都让我特别有归属感。”

北京京剧院程派名家郭玮对记者说道。

下月初，郭玮将在天蟾逸夫舞台带来“蕴

玉 ·清辉”个人专场，呈现《锁麟囊》《春闺

梦》《荒山泪》三出程派经典名剧，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李宏图将作为特

邀嘉宾倾情助阵。

郭玮11岁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跟

从程派表演艺术家李文敏学戏，转益多

师，还跟从李金鸿、佟熙英学习刀马旦，

并受李金鸿亲授昆曲《思凡》《金山寺》

等。在北京戏校坐科九年，不仅幼功扎

实，而且在校期间领衔主演《锁麟囊》《杨

门女将》《棋盘山》《佘赛花》等大戏，是名

副其实的“科里红”。2005年，她正式拜

在李文敏门下，成为程派再传弟子。

上海是全国公认的京剧大码头，程

砚秋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剧《锁麟囊》就是

于1940年首演于上海黄金大戏院，连演

25场场场爆满，传为梨园内的一段佳

话。“我们戏班里讲，北京的角儿不到上

海，等于没有红透全国。”李文敏之子、北

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教授王硕表示。“程

先生到了上海之后，就大红了，上海当之

无愧是程派艺术的福地。”

程砚秋创立的程派，力求达到“声、

情、美、永”的完美结合，程腔跌宕起伏、

别具一格，刻画人物细致深刻，讲究舞台

表现形式的完整与美感，同时注重贴近

生活的真实。此次来沪演出，郭玮格外

珍惜这个汇报自己程派艺术成绩的机

会，挑选了三出名副其实的应工戏。30

年前，郭玮在北京老吉祥戏院首次实习

公演整本《锁麟囊》，李文敏特别邀请程

砚秋亲传弟子赵荣琛观看，前辈的鼓励

至今令郭玮难忘。“《锁麟囊》是集程腔之

大成者，希望能让上海观众听得过瘾。”

《锁麟囊》中的薛湘灵、《春闺梦》

里的妻子张氏、还有《荒山泪》中的张

慧珠……郭玮将连续三晚饰演三个截

然不同、具有鲜明反差的角色。著名麒

派表演艺术家陈少云与郭玮曾经合演过

传统剧目《四进士》，饰“宋士杰”，郭玮扮

“杨素贞”，“程派不易学，在唱念做舞方

面有其独到之处，郭玮在舞台上散发出

了光彩。”陈少云说道。

“程派的美都在这部戏里。”在三部

作品中，郭玮特别提到不那么引人注目

的《荒山泪》，这也是她个人最钟爱的程

派作品。全国能拿下全本《荒山泪》的演

员并不多，剧中大量的舞蹈与变化丰富

的唱腔极其考验功底，以膝盖为轴心的

一连串动作更是让演员的膝盖承受大量

的压力，“随着年纪渐长，这或许是我《荒

山泪》倒数几场的演出了。”

今年，郭玮经历了艺术生涯的里程

碑时刻，她凭借新编京剧《石评梅》收获

戏剧“梅花奖”。她感激博大精深的程

派给她打下的基本功，“把程派学扎实

了，演什么人物都游刃有余。”她也提

到，未来她将坚持传统戏与现代戏并

重，“把老戏的精髓化在新戏里，把新戏

的感悟放在老戏里，互相借鉴，才能把

程派越唱越好。”

“一切戏剧戏曲，都要以提高人类生

活目标的意义为宗旨……我们演戏需要

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程砚秋所

说的正是他始终坚持的艺术宗旨。程派

剧目无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悲天

悯人，赞美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富

含家国情怀。从《锁麟囊》主人公不以善

小而不为、忘我助人的美德，到《春闺梦》

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呐喊，都展现程派

艺术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届时，郭

玮和王硕还将在演出前走进复旦大学课

堂，与青年学子共同探讨程派艺术。

此次展演由北京畅音国粹艺术传承

促进中心主办，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

联袂演出。

京城名家将来沪连演三出程派经典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作为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重磅节目之一，昨晚，俄罗斯钢琴家丹

尼斯 ·马祖耶夫身着黑色燕尾服亮相东

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携手指挥家亚历山

大 ·斯拉德科夫斯基、陈正哲与俄罗斯鞑

靼斯坦国家交响乐团，以长达五小时的

马拉松音乐会，完成五首拉赫玛尼诺夫

重磅钢琴曲的极限挑战。

作为纪念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

周年的音乐会，昨晚马祖耶夫演奏了拉

赫一生中创作的四首钢琴协奏曲，还有

拉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音乐会

分为上、下两场，分别从晚上七点和十

点开始，而这场狂飙式的马拉松式音乐

会持续到午夜结束。“舞台是世界上最

神奇的地方之一，它给予我无限疗愈。

而台下观众们的支持，则是我的能量补

给站。我愿意在舞台上挥洒自己的全部

精力和体能！”一年有250场音乐会体

量的马祖耶夫，在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

甚至放下豪言壮语，“弹完五首，还想再

弹五首！”

不管是从演奏技巧与能力，又或是

从对作曲家作品的熟悉程度上来看，马

祖耶夫无疑是当代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

最佳诠释者之一。“拉赫是俄罗斯钢琴学

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人类灵魂

的治疗者。他的很多作品从苦难中找到

了光亮，肯定了生命。而我希望自己弹奏

其作品时能够具有歌唱性。”作为俄罗斯

钢琴学派的重要继承者，马祖耶夫的演

奏技巧纯熟，高度忠实于乐谱，演奏情感

充沛。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老一代俄

罗斯钢琴大师体力充沛的特点，足以支

撑连续演绎大型作品。“这可能得益于我

热爱运动，每当我回到莫斯科或者自己

的家乡伊尔库茨克，我都会抽空去踢足

球。马祖耶夫告诉记者，他在家乡有一支

足球队，热爱梅西的他“想成为一个像他

那样的前锋”。

1998年，马祖耶夫在第11届柴科夫

斯基国际音乐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也是

在那一年，他来到了上海演出，这座城市

见证了他在中国的首场演出。“今天的上

海，和2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

次来上海演出，我特地去静安寺和外滩

散步，也吃了自己喜欢的本帮菜。”马祖

耶夫笑言，昨天一早六点起床，沿着外滩

走了十公里。

对于下一次来中国、来上海，马祖

耶夫也有很多期待。“我听过中国的二

胡，希望下次来中国演出时，能够和中

国乐器有个亲密接触。”马祖耶夫表示，

他很喜欢爵士乐，自己也有一套爵士乐

曲目库。“我会与很多俄罗斯朋友合作

爵士乐，在我们的乐队里有西洋乐器大

提琴，也有传统弹拨乐器冬不拉。希望

以后有机会能带着我喜欢的爵士乐与

爵士乐队来中国演出，并在其中加入中

国乐器。”

五小时极限音乐会上“马拉松式”完成五部重磅钢琴曲

丹尼斯·马祖耶夫：像梅西一样
成为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前锋

美国芭蕾舞剧院（简称ABT）的舞

者们深夜落地浦东机场的第二天，恰是

“世界芭蕾日”。首席演员们毫无长途旅

行和排练的倦意，结伴走向上海街头，从

国际饭店经南京东路步行街，绕至苏州

河畔，行到外白渡桥。这些20出头的年

轻人们一路走过繁华的街市和安静的河

湾，听导游讲着“建筑可阅读”的城市往

事，他们只觉得在上海的日程太紧，不够

在演出之余从容地来一段沉浸式旅程，

他们才到这里就迷恋此地多元友好的城

市气氛。

与此同时，时隔43年再次来到上

海的音乐总监、指挥家奥姆斯比 · 威尔

金斯发出类似的感慨。年近古稀的他

在人民公园的林荫道上踱着步子，秋日

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一头白发上投下

斑驳的影，听着公园里不知哪个角落传

来的合唱排练和群舞伴奏的乐声，他悠

然说出：“也许我会在退休后回到这里，

无所事事地住一段时间，体会此地独特

的、很有融合感的城市气质。”

这里是世界文化版图里
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威尔金斯也曾像这些舞者一样，走

在外滩林立的楼群之间，感觉自己到了

一个新鲜的熟悉之地。那是1980年6

月，他的身份是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助

理指挥兼钢琴伴奏，随团由北京至上

海。没想到旧地重游，已是43年后。他

坐在人民公园樱花林前的长椅上，有感

而发：“春天这里樱花开遍的样子想必极

美。命运的安排妙不可言，上一次我来

上海，正年轻，赶上炎热的春夏；现在，我

在金色的秋天来到这里，自己也是个进

入人生后半程的老人了。”

威尔金斯看到沿街的共享单车，笑

道：“当年，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满街

自行车，骑车人的衣着朴素。然后到了

我们住的花园饭店，进门是一个巨大的

庭院，好像到了欧洲。走出那个欧式庭

院，周围许多新艺术和装饰艺术风格的

建筑。可是走到近旁的小巷里，看到住

户们在窗户之间拉了绳子晾满衣服，很

有本土特色。”一天晚上，他走到兰心大

戏院，穿过西式雕花穹顶的门厅，剧场里

正在演京剧《白蛇传》，演到《水斗》，台上

锣鼓喧天，台下观众沸腾。他认为1980

年的上海有着耐人寻味的气质：“明显地

受过西方文化影响，但也形成了自成一

体的个性。这让我好奇，随着这个城市

再次和外部世界发生交集，会产生怎样

的化学反应？”

这么多年过去，威尔金斯旧地重游，

他感受最深的变化并非平地起高楼的繁

华，而是此地的人的风貌和日常生活中

的气息。“40年前我和上海的乐手合作，

他们总是羞怯，不断地解释之前多年不

能正常的练习和演出。这次我带上海歌

剧院交响乐队排练，和我在全世界各地

合作过的乐队没有区别，乐手们很快和

我达成默契，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最短的

时间里让观众觉得乐队和舞者合作无

间。”乐队排练结束后，威尔金斯忙里偷

闲地遛弯去苏河湾的露天市集，沿河建

筑带着鲜明的上海个性，集市的气氛让

他想起纽约、巴黎和家乡悉尼，在奇特

的融合氛围中，他说：“这就是最大的变

化——如今在这里能感受到本土和外

来、传统和现代的界限充满弹性。上海

不再是努力融入的局外人，在今天的世

界文化版图里，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上海

缺席，它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保持开放的“芭蕾档案馆”

从11月2日起到本周日，ABT在上

海大剧院先后演出两台剧目，分别是当

代芭蕾集锦的《舞夜星辰》和浪漫芭蕾

《吉赛尔》。这也是继2000年首次来华

演出后，ABT时隔23年再次登上上海大

剧院的舞台。威尔金斯不讳言：“舞团一

直面对着新和旧、变和不变的压力，通过

这两场演出，上海观众或许能感受到，我

们在坚守传统身份的同时，也带着开放

的心态走向未来。我们也希望传统和现

代之间彼此共生、相互塑造，而不是僵化

地区分。”

威尔金斯有些无奈地提起ABT被

形容为“芭蕾剧目档案馆”：“在纽约的评

论环境里，这个名号并不完全是褒义的，

一些强势的评论家甚至批评我们不合时

宜。”对此，他反驳道，评论家和观众未必

在同一个声道：“如果看纽约各大媒体的

艺评版，人们会错觉古典芭蕾是行将离

开剧院的老朽。现实相反，大量观众迷

恋戏剧芭蕾，渴望在具体的情节和故事

里观赏优质的舞蹈。《吉赛尔》演了182

年，ABT这个版本制作于20年前，这些

年只有微调，但只要有足够优秀的芭蕾

舞者演绎这个关于爱和宽恕的浪漫主义

童话，总有观众为此痴迷。”

《舞夜星辰》的另一个名字是《经典

和新经典》，威尔金斯认为，这台由三支

短作品集锦的节目打破了“ABT只擅长

跳讲故事的芭蕾”这个刻板印象。他从

音乐的角度解析了这三个作品的编舞特

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像一幅混杂丰富的拼图，作曲家不寻常

地给协奏曲写了四个乐章，前两个乐章

中并列了德奥浪漫主义音乐的各种主

题，到第四乐章又出其不意地引入斯拉

夫民歌主题。拉特曼斯基的编舞不仅再

现了音乐的丰富性，更把舞蹈作为评述，

扩展了音乐的内涵，他把作曲家一生的

悲剧浓缩到他最意气风发的作品里，以

后来人的立场悲悯残酷环境中艺术和艺

术家的命运。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

曲和C大调钢琴协奏曲被公认是“神圣”

的，基利安用《爱之死》的舞蹈瓦解了莫

扎特的神话，颠覆了人们对莫扎特音乐

的想象，却实现了一场大胆且真诚的、和

莫扎特的对话。《练习曲》的第一个场面

是芭蕾舞者在舞蹈教室里的剪影，这是

一部回到源头的作品——舞蹈、音乐和

戏剧的源头，是殊途同归的基本功技巧，

技巧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车尔尼

练习曲只是训练手指技术的枯燥曲目

吗？不是的，利用不同乐器的变奏，音符

的组合会呈现调色盘的斑斓。古典芭蕾

的技巧是过时的吗？不是的，技巧因为

排列组合的无限可能而构建了艺术。

《第一钢琴协奏曲》《爱之死》和《练

习曲》的组合，让观众在120分钟里经历

一段芭蕾简史。威尔金斯笑说，这未尝

不是“档案馆”的自信：保存古老的芭蕾

印象，保持收录时代变迁中的芭蕾风貌，

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时光，胜任芭蕾的历

史和当下。

“芭蕾天团”    时隔  年重返上海大剧院

它并未老去，依然风华正茂

■本报记者 柳 青
实习生 孙彦扬

作为纪念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的音乐会，昨晚马祖耶夫演奏了拉赫一生中

创作的四首钢琴协奏曲，还有拉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姜方

郭玮将于下月亮相天蟾逸夫舞台。图为《春闺梦》剧照。 （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冯晓瑜

2日 至 5日 ，

ABT在上海大剧院

先后演出《舞夜星辰》和

《吉赛尔》。

图为舞团2日彩排照。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